
「
意
志
」
的
見
證＠
尤
世
賢

沒
有
人
會
相
信
她
是
會
被
宣
告
僅
剩
半
年
生
命
的
人
，

她
重
新
回
到
了
工
作
崗
位
，
而
她
所
熱
愛
的
慈
濟
志
業
，
也
張
開
雙
臂
迎
接
她
歸
來
，

看
她
大
街
小
巷
穿
梭
慰
訪
貧
戶
，
神
呆
奕
奕
、
忙
得
不
亦
樂
乎
的
模
樣
，

這
樣
一
位
可
愛
的
「
蒙
古
大
夫
」
’

以
她
對
世
間
與
乘
生
的
熱
愛
，
成
功
的
治
癒

7
自
己

。

哼
唱
果
沒
有
發
生
這
件
事
，
我
不
會
如

t
品
，
／
此
珍
惜
生
命
、
把
握
所
有
﹔
因
為

我
真
正
體
會
到
了
面
對
死
亡
的
恐
懼
和
漫

漫
無
期
的
等
待

。

理
直
氣
壯
享
受
青
春

高
三
那
年
，
正
如
所
有
同
年
的
學
子

般
，
我
面
臨
了
升
學
的
壓
力
，
克
制
想
飛

的
情
緒
，
往
往
抱
著

一
堆
書
，
目
光
卻
茫

然
換
散
，
滿
腦
子
的
奇
情
幻
想
。
亦
如
十

七
、
八
歲
的
女
孩
一
般
，
迎
著
風
，
裙
楣

飄
飄
的
走
過
目
光
嚴
峻
的
老
師
面
前
，
依

然
吱
吱
墮
噴
的
輕
狂
。
我
們
是
如
此
理
直

氣
壯
的
享
受
著
。

某
天
放
學
回
家
，
我
如
平
常
把

一
身

疲
憊
攤
在
沙
發
，
享
受
片
刻
的
清
靜
，
讓

一
天
的
不
快
、
忙
碌
、
不
安
緩
緩
沈
澱
，

卻
看
到
母
親
正
忙
著
收
拾
一
些
簡
單
的
行

李
，
我
直
覺
的
認
為
母
親
將
有
遠
行
。
母

親
常
為
慈
濟
的
工
作
忙
碌
，
不
在
家
的
故

數
也
很
頻
繁
，
但
此
刻
母
親
卻
告
訴
我

︱
︱
她
今
晚
將
要
住
院
接
受
手
術
。

她
的
神
色
如
此
平
靜
自
然
，
彷
彿
只

是
告
訴
我
一
件
無
關
痛
癢
的
事
﹔
又
彷
彿

只
是
跟
我
開
個
玩
笑
罷
了
！
而
我
卻
從
沙

發
中
驚
跳
而
起
，
恐
懼
也
從
心
底

一
點

一

點
的
漫
開
來
﹒..... 

我
感
覺
生
活
中
將
會
失

去
些
什
麼
，
且
似
乎
也
會
增
加
些
什
麼
！

送
走
母
親
之
後
，
獨
自
坐
在
逐
漸
被

黑
幕
籠
罩
的
客
廳
，
在
奇
特
的
靜
誼
中
，

忍
受
如
蟻
喵
般
的
煎
熬

。

突
然
加
身
的
重
責
大
任

望
日
清
晨
，
我
被
一
通
電
話
驚
醒
，

拿
起
話
筒
，
那
端
傳
來
父
親
急
切
的
聲
音

，
我
頓
時
清
醒
而
慌
張
的
期
待
著
，
多
希

望
這
是
通
報
喜
的
電
話
啊
！
但
父
親
卻
告

訴
我
，
母
親
昨
夜
手
術
狀
況
不
佳
，
已
轉

診
至
成
大
醫
院
，
等
待
進
一
步
的
觀
察
及

再
一
吹
的
手
術...... 

話
筒
那
頭
，
父
親
的
交
代
不
停
地
傳

來
，
我
無
意
識
地
抬
起
筆
，
不
停
地
、
力

A
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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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從
心
地
寫
著
.. 

這
是
病
房
號
碼
、
那
是

緊
急
電
話
、
通
知
在
台
北
的
哥
哥

..

.... 

腦

子
里
充
斥
的
盡
是
密
密
麻
麻
、
層
層
疊
疊

的
扭
曲
符
號
﹒
，
我
完
全
無
法
將
他
們
拼
湊

成
完
整
的
句
式

。

我
的
情
緒

一
下
崩
潰

了
！
無
法
控
制
地
淚
流
滿
面
，
我
真
的
好

害
怕
，
怕
這
突
然
加
在
身
上
的
重
責
大
任

．
，
怕
那毫
不
留
情
的
死
神
判
官
﹒
，
怕
那
突

然
從
我
指
縫
間
流
失
的
青
春
歡
樂
...... 

。

話
筒
傳
來
結
束
通
話
的
訊
號
，
我
開

始
孤
獨
、
無
助
地
接
管
這

一
團
混
亂
，
帶

著
深
深
的
恐
懼
，
街
彿
走
人
無
止
境
的
黑

暗
。

那
天
下
午
，
我
終
於
見
到
滿
臉
倦
容

的
父
親
，
他
不
再
像
平
常
那
般
鎮
定
，
眉

宇
間
有
股
說
不
出
的
憂
膚
﹔

一
雙
眼
睜
得

大
大
的
，
彷
彿
極
力
要
克
制
那
濃
烈
的
睡

慾
和
疲
倦
。

而
後
每
天
，
我
總
見
到
父
親

帶
著
這
副
臉
孔
，
匆
匆
的
交
代
和
消
失
。

神
經
像
繃
緊
的
弦

沒
有
人
說
得
明
白
母
親
的
狀
況
，
我

開
始
陷
人
極
端
的
恐
慌
和
莫
名
的
臆
測
，

我
甚
至
懷
疑
母
親
是
否
還
在
人
世
﹒..... 

但

我
很
快
就
把
這
種
想
法
丟
得
老
遠
，
強
迫

自
己
接
受
「
母
親
是
很
堅
強
的
」
﹔
我
每

天
依
然
忙
碌
於
學
校
、
補
習
班
、
家
裹
，

讓
自
己
沒
有
多
餘
的
時
間
去
胡
思
亂
想
。

漸
漸
的
，
我
變
得
暴
躁
敏
感
，
輕
微

的
小
事
也
惹
得
我
大
聲
斥
罵
﹒
，
我
的
神
經

像
繃
緊
的
弦
，
只
要
輕
輕

一
碰
，
就
會
歇

斯
底
里
的
大
亂
。

臆
小
的
弟
弟
更
顯
得
畏

縮
，
無
法
親
近
﹔
原
本
嫌
小
的
房
子
突
然

顯
得
倍
大
冷
清
。

當
時
，
住
在
我
家
樓
上

的
兩
位
同
班
友
人
，
見
我
如
此
，
常
自
告

奮
勇
的
幫
我
張
羅
家
事
，
陪
伴
我
們
姊
弟

度
過
漫
漫
無
期
的
寂
靜
夜
晚
﹒
’
她
們
每
每

在
清
晨
睜
眼
就
要
捉
狹
我

一
番
，
好
讓
我

有
些
歡
樂
的
時
刻
。

她
們
的
友
情
像
是
黑

暗
中
的

一
線
曙
光
，
母
親
的
病
促
成
我
們

一
場
至
交
，
這
是
我
始
料
未
及
的
事
，
即

使
在
兩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我
們
的
交
情
益
深

，
而
感
覺
還
是
如
當
時
般
新
鮮
。

越
搞
離
間
的
圳
蛤
M臨
制
拉
開
周
末

過
些
時
日
，
父
親
告
訴
我
，
母
親
要

接
受
第
二
吹
手
術
’
此
時
大
哥
也
請
了
假

回
來
，

一
時
親
人
的
團
聚
，
讓
我
好
似
鬆

了
口
氣
，
也
增
添
許
多
信
心

。

但
他
們
父

子
常
祕
密
的
不
知
談
些
什
麼
，
而
大
哥
有

時
竟
淌
下
淚
來
，
令
我
有
些
不
知
所
措

。

母
親
手
術
當
天
，
我
的

一
顆
心
懸
得

老
高
，
每
每
電
話
響
起
，
就
景
張
得
要
撞

翻
荼
几
。

整
個
手
術
進
行
了
十
個
小
時
之

久
，
而
母
親
的
卵
巢
、
于
宮
全
部
切
除
，

取
出
的
腫
瘤
重
達
十
五
公
斤
，
尚
待
進

一

步
化
驗
。

此
時
我
才
知
道
原
來
父
兄
擔
心

的
，
是
懷
疑
母
親
罹
患
癌
症
，
我
們
一
家

緊
張
的
等
待
化
驗
的
結
果

。

結
果
是
殘
酷
的
I
︱
︱

母
親
罹
患
癌
症

，
醫
師
說
大
約
僅
剩
下
半
年
生
命
。

我
們

雖
早
已
作
了
最
壞
的
打
算
，
但
真
正
面
對

這
個
結
果
，
仍
然
震
情
不
已
。

我
終
於
見
到
闊
別
已
久
的
母
親
。

躺

在
病
床
上
的
母
親
，
瘦
弱
無
助
、
萎
小
蒼

白
﹔
鼻
子
通
了
管
子
，
手
臂
上
吊
了
點
滴

，

一
臉
倦
容
，
見
到
我
僅
面
無
表
情
的
睜

了
睜
眼
﹔
問
話
時
即
使
靠
得
再
近
，
我
也

分
辨
不
出
她
疇
動
的
嘴
厝
想
表
達
些
什
麼

。

病
床
上
的
母
親
像

一
尊
沒
有
血
液
的
石

膏
像
，
探
病
的
人
來
來
去
去
，
彷
彿
與
她

毫
無
關
係
’
她
僅
是

一
具
提
供
驚
歎
號
的

模
型
，
讓
所
有
探
病
的
人
都
帶
著
託
異
而

近
乎
默
哀
的
眼
神
離
開

。

那
幕
情
景
我
是

永
遠
也
忘
不
了
的
。

母
親
央
求
.. 
「
我
要
回
家
！
」

至
此
之
後
，
我
生
活
中
奔
波
的
地
點

又
增
加
了
醫
院
，
但
這
至
少
減
輕
我
的
恐

懼
，
因
為
我
可
以
知
悉
母
親
的
狀
況

。

那
一
年
的
耶
誕
節
，
父
親
出
人
意
料

的
買
了
一
株
會
隨
聲
音
搖
動
的
耶
誕
樹
，

「
耶
誕
節
，
病
房
靜
悄
悄
的
，
怪
冷
清
的

。

」
父
親
如
此
解
釋
。

他
這
般
感
性
的
心

，
令
我
動
容
﹔
病
桶
上
的
母
親
開
懷
的
笑

著
，
不
停
製
造
些
聲
響
讓
耶
誕
樹
搖
晃
。

深
綠
色
的
耶
誕
樹
掛
著
形
形
色
色
的
小
飾

品
，
顯
得
熱
鬧
非
凡
﹔
五
彰
的
燈
泡
襯
飾

著
搖
晃
的
樹
影
，
光
影
流
離
，
絢
麗
閃
動

。

我
的
心
情
也
跟
著
那
一
閃

一
誠
、
一
滅

一
閃
的
燈
光
，

一
下
歡
喜
，

一
下
哀
愁
。

醫
師
說
母
親
必
須
接
受
化
學
治
療

。

我
們
不
顧
母
親
的
反
對
，
把
她
的
拒
絕
視

如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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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無
理
取
鬧
。

而
此
時
我
的
課
業
開
始
繁

重
，
因
此
也
減
少
探
病
的
故
數
，
我
亦

一

廂
情
願
的
相
信
，
接
受
化
學
治
療

一
定
對

母
親
更
有
幫
助
。

就
在
第

一
階
段
的
化
療
將
結
束
時
，

我
再
吹
去
探
視
母
親
，
她
的
狀
況
沒
有
我

想
像
中
的
好
，
整
個
人
萎
縮
似
的
枯
乾
蒼

老
，
頭
髮
大
把
大
把
的
脫
落
，
肌
膚
竟
似

老
人
般
的
皺
摺
遍
布
、
鬆
她
無
力
，

一
時

間
，
我
百
感
交
集
，
而
母
親
竟
似
見
到
救

星
般
的
緊
緊
捉
住
我
的
手
說
.. 

「
我
好
怕

，
好
難
受
，
我
要
回
家
！
」

母
親
這
般
哭
訴
，
聽
得
我
痛
徹
心

肺
！
我
們
的
堅
持
，
給
母
親
帶
來
何
等
的

痛
苦
，
她
像
將
萎
落
的
柏
葉
，
所
能
依
附

的

一
小
截
樹
幹
’
卻
又
拼
命
的
甩
脫
搖
晃

，
要
陷
她
於
無
盡
深
淵
，
我
驀
地
驚
出

一

身
冷
汗
。

那
段
時
間
，
家
中
陷
人
愁
雲
慘
霧
的

矛
盾
中
，
熟
龍
的
和
不
熟
的
﹔
確
定
的
和

猶
豫
的
﹒
，
有
心
的
和
應
酬
的
．
，
專
業
的
和

湊
趣
的...... 

﹔
七
嘴
人
舌
的
意
見
使
得
我

們
無
所
適
從
。

最
後
，
我
們
順
從
了
母
親

的
意
思
︱
︱
把
她
接
回
家
來

。

戰
鬥
力
從
她
臉
土
發
散
出
來

母
親
悄
悄
歸
來
，
她
戴
著

一
頂
保
暖

的
毛
線
帽
，
清
瘦
的
臉
龐
，
兩
隻
眼
睛
溜

溜
的
睜
著
﹔
她
像
好
奇
的
孩
童
，
東
碰
碰

、
西
摸
摸
那
些
她
從
前
每
日
擦
拭
的
桌
椅

、
家
其
。
母
親
緊
氓
著
嘴
，
忍
受
著
傷
口

的
劇
烈
疼
痛
和
化
學
治
療
的
不
適
應
，
步

伐
瞞
棚
、
頻
頻
跌
倒
，
卻
固
執
的
不
要
人

攪
扶
。

我
看
著
她
在
佛
堂
前
焚
香
祝
禱
，

神
情
紡
彿
清
朗
許
多
！
我
突
然
覺
得

一
股

莫
名
的
戰
鬥
力
，
從
母
親
臉
上
發
散
出
來

，
也
蔓
延
到
我
的
心
坎
襄
o

剎
那
間
，
醫

師
的
警
告
、
半
年
的
期
限
，
都
離
我
好
遠

，
我
彷
彿
見
到
好
景
在
前
，

一
片
光
明
燦

爛
！
心
胸
頓
時
開
闊

。

母
親
回
來
後
，
每
日
的
按
摩
工
作
就

落
到
我
肩
上
﹒
，
因
為
化
學
治
療
的
不
適
應

，
母
親
的
骨
架
每
日
酸
痛
，
再
加
上
病
後

蒼
白
、
無
力
、
一
鬆
她
的
肌
肉
和
稀
稀
疏
疏

的
頭
髮
，
讓
母
親

一
下
蒼
老
許
多
。

好
一
段
時
間
，
母
親
就
這
樣
躺
臥
在

床
，
此
時
的
母
親
，
連
舉
步
行
走
都
嫌
艱

難
，
更
遑
論
沐
浴
如
廁
，
因
此
家
襄
也
有

好
一
陣
子
的
手
忙
腳
亂
，
但
我
卻
甘
之
如

備
。
而
那
半
年
的
期
限
，
卻
像
重
鍾

一
般

砸
在
心
上
，
隨
著
日
于
的
流
逝
，
也
就
敲

得
更
沈
重
、
更
難
受

。

過
了

一
段
時
間
，
母
親
可
以
下
床
行

走
了
。
每
日
清
晨
，
當
空
氣
還
飄
浮
著
冷

測
、
蕭
瑟
，
當
我
們
還
沈
睡
在
睡
夢
襄
時

，
她
就
起
身
獨
自
扶
著
牆
辟
于
危
危
顛
顛

的
練
習
行
走
，
從

一
個
房
間
到
另

一
個
房

間
。

起
初
，
我
偶
爾
驚
醒
，
會
被
她
給
嚇

著
，
因
為
這
時
母
親
的
模
樣
是
有
些
駭
人

的
，
像
鐘
樓
怪
人
般
的
俏
悽
著
，
讓
我
時

時
以
為
家
中
來
了
不
速
之
客

。

漸
漸
的
，
母
親
的
進
步
顯
示
在
她
的

靈
活
上
，
一
些
日
常
瑣
事
她
已
能
得
心
應

手
的
掌
握
，
而
她
的
身
體
也
益
發
強
健
起

來
，
當
我
替
她
按
摩
時
，
可
以
感
受
到
她

日
益
恢
復
的
彈
性
和
柔
軟

。

我
覺
得
，
母

親
好
像
在
證
明
些
什
麼
，
而
我
的
欣
喜
大

於
疑
惑
，
我
不
怎
麼
深
刻
的
去
思
考

。

我
益
發
感
到
母
親
的
堅
持
是
對
的
，

也
不
再
去
想
母
親
會
在
茉
莉
花
開
得
滿
坑

滿
谷
，
空
氣
瀰
漫
著
馨
香
溫
暖
的
六
月
離

開
人
間
﹔
而
母
親
的
主
治
醫
師
，
也
訝
異

於
母
親
這
樣
頑
強
的
生
命
力
，
那
股
定
要

推
翻
他
診
斷
的
堅
強
。

農
曆
年
節
熱
熱
鬧
鬧
的
過
去
了
，
寒

假
也
平
平
淡
淡
的
溜
走
了

。

新
學
期
開
始

後
的

一
個
月
，
母
親
在
同
事
的
歡
呼
喝
采

中
，
重
新
回
到
工
作
崗
位
﹔
母
親
所
熱
愛

而
奉
獻
的
慈
濟
志
業
，
也
張
開
手
臂
等
待

她
的
歸
來
。
一
時
間
，
母
親
彷
彿
又
回
到

從
前
這
樣
大
街
小
巷
的
穿
梭
、
訪
貧
、
慰

問
，
看
她
忙
得
神
采
奕
奕
’
不
亦
樂
乎
的

模
樣
，
即
使
休
養
的
時
間
仍
佔
據
她
生
活

的
大
部
分
，
我
們
卻
已
心
滿
意
足
，
而
且

益
加
欽
佩
母
親
︱
︱
這
樣

一
位
可
愛
的
「

蒙
古
大
夫
」
’
成
功
的
治
癒
了
自
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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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著
藍
旗
袍
挺
立
在
陽
光
下

今
日
的
母
親
，
沒
有
人
會
相
信
她
是

曾
被
宣
告
僅
剩
半
年
生
命
的
人
，
每
每
提

及
母
親
，
我
腦
海
中
就
會
浮
現
這
樣

一
幅

畫
面
︱
︱
母
親
穿
著
一
襲
代
表
慈
濟
功
德

會
的
深
藍
色
旗
袍
，
豐
膜
的
身
軀
把
衣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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襯
得
畢
挺
好
看
．
，
領
口
的
法
船
徽
章
在
陽

光
下
閃
閃
發
光
，
流
轉
著
各
樣
色
彩
。
新

生
的
頭
髮
油
亮
柔
細
，
用
髮
網
挽
成

一
個

光
潔
的
醫
﹔
行
走
之
間
抬
頭
挺
胸
，
步
伐

穩
健
，
雍
容
大
度
，
竟
會
引
人
注
目
。

在
慈
濟
所
舉
辦
的
義
賣
閻
遊
會
上
，

一
如
其
他
忙
碌
的
師
兄
、
師
姊
般
，
她
穿

梭
在
人
章
中
，
用
輕
柔
的
語
調
介
紹
她
所

全
心
付
出
的
信
仰
，
她
的
神
情
如
此
祥
和

、
專
注
，
情
緒
如
此
激
昂
，
她
的
眼
神
自

信
而
充
滿
對
未
來
的
期
待
，
有
如
寶
石
般

閃
亮
人
生

的
燦
爛
耀
眼
，
讓
人
迎
著
她
的
目
光
，
就

要
全
心
技
人
她
所
相
信
的
、
跟
隨
她
所
熱

愛
的
。
她
講
演
的
詞
旬
，
如
此
深
刻
雋
、
水

，
感
人
肺
蹄
，
聆
聽
的
葦
眾
竟
要
為
她
淌

下
淚
來
，
我
每
每
在
旁
陪
伴
，
見
到
母
親

這
般
富
有
生
命
力
的
模
樣
，
也
跟
著
振
奮

起
來
。我

時
常
在
想
，
母
親
認
為
是
慈
濟
精

神
使
她
振
作
起
來
的
想
法
，
其
實
是
她

一

派
謙
和
的
說
辭
，
我
總
相
信
，
那
股
力
量

是
來
自
她
生
命
中
潛
藏
的
積
極
、
…
樂
天
和

＠
郭
秋
華

自
信
，
推
動
她
克
服
身
體
上
的
病
痛
，
重

新
聞
創
她
生
命
的
天
地
﹒
，
我
也
相
信
這
是

因
為
她
對
這
世
間
的
愛
，
使
她
毫
不
猶
豫

的
武
裝
起
來
，
去
反
擊
那
雙
企
圖
奪
取
她

生
命
的
手
。

我
是
如
此
相
信
而
欽
佩
母
親
︱
︱

一

個
堅
強
的
女
子
，

一
個
由
她
親
手
締
造
的

傳
奇
！

（
本
文
作
者
為
台
南
委
員
郭
秋
華
之
女
）

雖
然
醫
師
斷
定
我
只
有
三
至
六
個
月
的
生
命
，

但
是
每
當
看
到
公
婆
一
憂
傷
的
眼
神
和
蹦
蹦
的
步
履
，

每
當
體
同
叉
著
身
邊
一
兮
兮
的
菩
薩
情
、
聚
生
因
心
，
教
我
今
生
此
世
何
以
為
報
？

我
不
禁
暗
自
發
願
’
生
生
世
世
都
要
報
答
眾
生
恩
。
我
每
天
激
勵
著
自
己
，

要
有
信
心
、
要
更
有
勇
氣
活
下
去
，
對
這
假
合
之
軀
，
我
有
把
握
廷
續
它
的
「
使
用
權
」

0

、
主
阱
徊
，
生
長
於
府
城
台
南
，
育
有二
子

－

4
司
』
女
，
服
務
於
南
英
商
工
補
校
教
學

組
迄
今
已
十
餘
年
。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，
同

事
亦
是
慈
濟
資
深
委
員
的
王
貴
美
老
師
，

正
為
慈
濟
醫
院
建
院
募
款
在
校
園
展
開
勸

募
行
動
，
那
時
剛
接
觸
佛
學
的
我
，
覺
得

這
是
件
好
事
，
因
而
亦
隨
喜
加
入

。

加
叫

句
i

可
F
L

、、
J
. γ

于1阿
凡

濟抖
的
心

、
J

nv
J 

「
被
需
要
」
的
感
覺
如
此
聖
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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